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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料库的聋生汉语“把”字句偏误
分析

A Corpus-based Errors Study on the "ba" Sentence by Deaf Students

王玉玲1，2 杨春燕3 李若南3

WANG Yu-ling， YANG Chun-yan， LI Ruo-nan

【摘要】目的　基于语料库对聋生“把”字句汉语语法偏误表现与原因进行客观分析。方法　对北京市67名义务教育阶段

聋生“把”字句语料进行搜集、标注与统计，得出偏误类型与各语言类型聋生的偏误分布，讨论其产生原因。结果　偏误类型为

内部偏误（190句/65.75%）>该用未用（77句/26.64%）>不该用而用（22句/7.61%）。各语言类型聋生“把”字句正确率从高到

低依次为手口均优>口语优势>手口一般>手语优势>手口均差。结论　聋生“把”字句语法偏误受综合因素影响，听力障碍是

产生偏误的根本原因，对“把”字句使用条件和使用规则认识不足是产生偏误的直接原因，对手语与汉语的差异认识不足是产

生偏误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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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Based on corpus, this paper makes an objective analysis of errors and reasons in the Ba sentence of 

deaf students in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stage. Methods We collected, annotated and counted the Ba sentence corpus of 67 deaf 

students in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stage in Beijing, identified the types of error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errors among deaf students 

of various language types, discussed the reasons for their occurrence. Results The types of errors are: internal errors (190 sentences/

65.75%)>should be used but not used (67 sentences/26.64%)>should not be used but used (22 sentences/7.61%). The accuracy of the 

Ba sentence for deaf students of various language types, from high to low, is as follows: sign language is as good as oral>oral 

proficiency>sign language and oral are both average>sign language proficiency>not good at sign language and oral. Conclusion 

The grammatical errors of the Ba sentence in hearing-impaired students are influenced by various factors: hearing impairment a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errors. The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usage conditions and rules of the "ba" sentence is the direct reason 

for the errors,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ign language and Chinese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errors.

【Key words】Deaf students; The Ba sentences; Error analysis; Corpus

汉语能力是影响我国聋生融入主流社会的关键因

素，其中汉语语法起重要作用［1］。“把”字句是指由介词

“把”及其宾语构成的介词短语做状语的动词谓语句，是

汉语特有的一种句式，也是外国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及

聋生汉语学习的重难点。

曹锦晖［2］基于聋生作业分析，将“把”字句分为不需用

而用、句子成分偏误、助词及否定词偏误、当用不用4类。

原因归为语义逻辑关系理解混乱、手语干扰、回避策略。

建议改进教材、提高教师认识和教学主动性。吕会华等［3］

基于语料库研究发现，聋人大学生“把”字句偏误包括遗

漏（36%）、冗余（16.6%）、误代（42.7%）、错序（4.6%）4类，

未做原因分析与教学建议。上述研究为聋生“把”字句研

究奠定了基础，但偏误分类与原因较宽泛，未做聋生差异

分析。本文依据王玉玲团队自建的语料库，对北京市义

务教育阶段 3～9年级聋生“把”字句偏误的类型、不同类

型学生的差异、产生原因进行分析，提出有针对性的教学

建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 3～9年级聋校学生，除去

汉语为第一语言和合并智力障碍学生，共 67人，男生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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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女生29人。

1.2 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为王玉玲团队自建义务教育阶段聋生汉语

中介语语料库。收录语料为2019～2020学年聋生自发产

出的所有语料，包括日记、作文语料共1319篇、12388句、

264826字。

1.3 研究方法

采用偏误分析法进行语料搜集、标注、统计与分析。

为确保语料的真实性，所有语料由语文教师和班主任辨

别真实性、区分偏误与失误、去掉与“把”字句语法无关的

偏误（如“埋葬”写成“埋土”、状语偏误以及部分定语

偏误）。

2 结果

2.1 聋生“把”字句偏误类型

在所有语料中，共得到“把”字句 496句，其中正确句

207句，占41.73%；偏误句289句，占58.27%。偏误类型按

照数量从高到低依次为内部偏误（190句/65.75%）>该用

未用（77句/26.64%）>不该用而用（22句/7.61%）。

2.1.1 该用未用  共 77句，偏误类型按照数量从高到

低依次为“把”字残缺（51/66.23%）>“把”字词语误用（17/

22.08%）>句式误用（9/11.69%）。“把”字残缺共51句，包括

缺“把”字和缺“把”字及其宾语2种情况。“把”字词语误用

共 17句，包括“把”字误用为介词、动词、连词 3种情况。

句式误用共9句，包括“把”字句误用为被字句、动词谓语

句、连动句、兼语句、双宾语句，以及句式杂糅 6种情况，

见表1。

2.1.2 不该用而用  共 22句，偏误类型按照数量从高

到低依次为“把”字误用（15/68.18%）>句式误用（5/

22.73%）>“把”字多余（2/9.09%）。“把”字词语误用包括介

词、动词误用为“把”字2种情况。句式误用包括连动句、

兼语句、动词谓语句误用3种情况。“把”字多余只有单纯

多“把”字1种情况，见表2。

2.1.3 内部偏误  指应该或可以使用“把”字句时使用

“把”字句，但存在语法偏误的中介语现象。内部偏误类

型按照数量从高到低依次为词语偏误（108/56.82%）>句

子成分偏误（103/54.21%）>语序偏误（25/13.16%）。

句子成分偏误按残缺与多余分类，句子成分残缺（90/

43.37%）比例高于句子成分多余（13/6.84%）。按句子成

分分类，数量由高到低依次是宾语偏误（32/16.84%）、主

语偏误（28/14.74%）、述语偏误（25/13.16%）、补语偏误

（18/9.47%）。其中，补语偏误只有补语残缺没有补语多

余，宾语偏误还包括宾语修饰语残缺（仅指缺少必要的宾

语修饰语造成语义不明情况）。主语残缺是指应有主语

但没使用，造成语义不明情况，不包括承前省略主语

情况。

语序偏误类型由高到低依次为句子成分顺序（16/

8.42%）>词语顺序偏误（9/4.74%）。 句子成分顺序偏误包

表1　“把”字句该用未用的类型及其分布表

一级偏误

该用未用

二级偏误

“把”字残缺51/66.23%

“把”字词语误用

17/22.08%

句式误用

9/11.69%

合计

三级偏误

缺“把”字

缺“把”字及其宾语

误用为介词

误用为动词

误用为连词

误用为被字句

误用为动词谓语句

误用为连动句

误用为兼语句

误用为双宾语句

句式杂糅

例句

⑴爸爸说：“【】被子带回家吧。”

⑵人们【】【】扔在地上，随便吐痰。

⑶我用用两只手合说：“阿佛阿佛！”

⑷我和弟弟去帮帮姥姥扶过来。

⑸小白蛇和和海力布带去龙宫了。

⑹小雨被被我和爷爷的衣服湿了。

⑺于是特意的拍下来了下来了他们。

⑻我们准备抬两盒大箱子送到车上。

⑼脚让球【】进去进去中间。

⑽她给周X乒乓球。

⑾仇老师抱着可怜的小狗带回家了。

n（%）

24（31.17）

27（35.07）

8（10.39）

8（10.39）

1（1.30）

3（3.90）

2（2.60）

1（1.30）

1（1.30）

1（1.30）

1（1.30）

77（100.00）

表2　聋生“把”字句不该用而用的类型及其分布表

一级偏误

不该用而用

二级偏误

“把”字多余

2/9.09%

“把”字误用

15/68.18%

句式误用

5/22.73%

合计

三级偏误

单纯多“把”

介词误用为“把”字

动词误用为“把”字

连动句误用为“把”字句

动词谓语句误用为“把”字句

兼语句误用

例句

⑿快把把拿水杯去给花浇水。

⒀铁蛋连忙把把自己的手赶紧捂住表哥的嘴。（应为“用”）

⒁我把把这本书问姐：“我想要这本书。”（应为“拿”）

⒂大姨开始发火，把把棒子打死我。

⒃（政府）把把命令告诉游戏创造者让游戏增加时间限制。

⒄且把把日记写得要有毅力。

n（%）

2（9.09）

14（63.64）

1（4.55）

3（13.64）

1（4.54）

1（4.54）

2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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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宾语顺序、状语顺序、定语顺序偏误。

词语偏误类型按照数量由高到低依次为助词偏误

（51/26.84%）>动词偏误（21/11.05%）>方位名词偏误（20/

10.53%）>介词偏误（11/5.79%）>其他（5/2.63%）。其他包

括词性误用和词语搭配不当2种情况，见表3。

2.2 不同语言类型聋生“把”字句分布

采用三角验证法将聋生汉语口语和手语能力水平分

为5种语言类型。不同语言类型聋生“把”字句使用频率

从高到低依次为手口均差>手口均优>口语优势>手语优

势>手口一般；正确率从高到低依次为手口均优>口语优

势>手口一般>手语优势>手口均差。表 4可见，口语越

好，“把”字句掌握越好。在此基础上，手语越好，“把”字

句掌握越好。

不同语言类型聋生的“把”字句各偏误类型比例有所

不同。口语较好的聋生（手口均优和口语优势）偏误率最

高的是词语偏误；口语不好的（手口一般、手口均差、手语

优势）聋生偏误率最高的是句子成分偏误。语序偏误从高

到低依次为手口均优>手语优势>手口一般>手口均差>口

表3　“把”字句内部偏误类型及其分布表

一级偏误

内部偏误

二级偏误

句子成分偏误

103/54.21%

语序偏误

25/13.16%

词语偏误

108/56.82%

三级偏误

宾语偏误

32/16.84%

主语偏误

28/14.74%

述语偏误

25/13.16%

补语偏误

18/9.47%

句子成分顺序

16/8.42%

词语顺序

9/4.74%

助词偏误

51/26.84%

方位名词偏误

20/10.53%

动词偏误

21/11.05%

介词偏误

11/5.79%

其他

5/2.63%

四级偏误

宾语残缺

宾语修饰语残缺

宾语多余

主语残缺

主语多余

述语残缺

述语多余

缺“到”“进”“成”等

缺补语成分

宾语顺序

状语顺序

定语顺序

词语顺序

缺助词

多助词

助词误用

缺方位名词

多方位名词

方位名词误用

趋向动词误用

及物动词误用

缺介词

介词误用

词性误用

搭配不当

例句

(18)仇老师把杯子【】喝了。(缺“里的水”)

(19)绝不能把它带到房山区里传染【】。（缺“别人”）

(20)中国把【】物品转给任何国家用。（缺“防疫”）

(21)共有5本书，决定把【】5本书读完。（缺“这”）

(22)你把拖地擦地板一遍。（“地板”多余）

(23)今天上体育课的时候，【】把腿摔伤了。（缺“他”）

(24)我换衣服好了，我把密码锁好了。（“我”多余）

(25)狐狸正准备把小猪【】进烤炉。（缺“放”）

(26)我把脑子变震傻。（“变”多余）

(27)我看见马X把纸刮【】地上。（缺“到”）

(28)妈妈把棉签沾【】消毒液。（缺“上”）

(29)一会儿把老师公布结果。

(30)我把这个饺子要给我奶奶去。

(31)是不是把我们游泳快累死我。

(32)然后再把油一点放进锅里。

(33)我把眼镜带了回家。

(34)我想把多【】一份给我妈妈。（缺“的”）

(35)能不能把购物车给我下吗？（多“吗”）

(36)他把我打的的屁滚尿流。（应为“得”）

(37)把狗丢在路旁的田地【】。（缺“里”）

(38)我把自己的衣服挂在腰间间上。（多“间”）

(39)把西红柿放上上锅上炒一下。（应为“进”）

(40)把西红柿收下来下来。（应为“起来”）

(41)两个医生把姥爷躺躺在床。（应为“放”）

(42)把叶子放【】卡车后面。（缺“在”）

(43)弟弟把球扔到到奶奶。（应为“给”）

(44)我把所有干活干活都担着。（应为“活儿”）

(45)我要把英语学习打好。

n(%)

14（7.37）

9(4.74)

9(4.74)

26(13.68)

2(1.05)

23(12.11)

2(1.05)

8(4.21)

10(5.26)

7(3.68)

5(2.63)

4(2.11)

9(4.74)

39(20.53)

10(5.26)

2(1.05）

10(5.26)

9(4.74)

1(5.26)

15（7.90）

6（3.16）

8（4.21）

3（1.58）

3（1.58）

2（1.05）

注：1个句子可能包含多处偏误，内部偏误共236处，190句。此处比例=各类偏误/总句数190×100%，故比例总和大于100%

表4　不同语言类型聋生“把”字句偏误类型分布表

语言类型

手口均优（字数24501）

口语优势（字数82125）

手语优势（字数118808）

手口均差（字数16514）

手口一般（21222）

未知

合计

正确句

38

70

64

20

13

2

207

偏误句

38

87

108

38

18

289

正确率（%）

50.00

44.59

37.21

34.48

41.94

内部偏误

30

56

65

30

9

不该用而用

1

2

1

1

1

使用频次

69

128

130

51

23

使用频率（%）

0.282

0.156

0.109

0.309

0.108

注：使用频次=正确句+内部偏误+不该用而用；使用频率=各学段使用频次/各学段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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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优势。手语越好，语序偏误的比例相对越高，见表5。

3 讨论

3.1 听力障碍是产生汉语语法偏误的根本原因

聋生最先习得的第一语言是手语，而汉语即使更早

学习也是较晚习得的第二语言［4］，即聋生汉语学习在一定

程度上类似外国学生学习汉语，具有第二语言习得者的

共性因素。虽然本研究聋生学习汉语的时间比外国学生

学习汉语的时间长，但聋生“把”字句的偏误率（59.53%）

远高于外国学生学习汉语（12.52%）［5］。其原因在于聋生

虽然生活在汉语学习环境中，但由于存在听力障碍，不能

像汉语母语者和外国学生一样自然习得或学习汉语。

本研究对不同语言类型聋生“把”字句偏误研究发

现，口语较好的聋生词语偏误最多，口语不好的聋生句子

成分偏误最多。原因在于口语好且听力好的学生汉语习

得环境相对较好，对句子成分和语序的整体把握相对较

好，问题主要集中在词语使用上。口语不好的聋生由于

听力障碍、汉语言习得环境不良，句子成分问题最为

突出。

3.2 对“把”字句使用条件认识不足是产生句式误用

的直接原因

有学者认为回避策略是聋生“把”字句偏误产生的重

要原因［2］，也有学者认为外国学生更少使用“把”字句并非

有意回避，而是一种无意识的缺失［5］，本研究结论与后者

一致。相比汉语母语者和外国学生，聋生不仅没有回避

使用“把”字句，反而倾向更多使用。聋生“把”字句总使

用频次 419，总使用频率 0.16%。汉语母语者使用频率

0.075%～0.077%，外国学生使用频率0.092%［5］，聋生“把”

字句使用频率是汉语母语者的2.06～2.10倍，是外国学生

的1.72倍。

聋生在总体更多使用“把”字句的情况下，该用未用

（26.64%）的比例高于不该用而用（7.61%）。外国学生则

相反 ，该用未用（5.79%）的比例低于不该用而用

（34.92%）［5］。访谈“把”字句误用的聋生，他们认为自己

所写的句子没有问题，或认为有问题但无法正确修改，对

是否可以使用“把”字句表示怀疑。说明聋生并非有意回

避使用“把”字句，而是不知道何时使用。有些情况下，

“把”字句可以使用其他句式表达，此类偏误语料聋生不

认为在表达侧重上有区别。可见聋生对“把”字句使用条

件认识不足，对“把”字句的特征及与其他句式的区别认

识不足。

3.3 对“把”字句使用规则掌握不足是产生内部偏误

的直接原因

外国学生“把”字句偏误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学习者没

有充分掌握“把”字句的使用规则，即目的语知识不足［6］。

聋生语法偏误最多的类型是内部偏误，即使用了“把”字

句，但不能正确使用。从本研究看，易被聋生忽略的“把”

字句句法特点包括“把”字及其宾语在谓语前、谓语和宾

语关系的复杂性、宾语有定性、谓语复杂性等。

“把”字及宾语应在谓语前，而43.75%的句子顺序偏

误是“把”字及宾语在谓语动词后，如“（29）一会儿把老师

公布结果”。可能由于聋生最早学习的是主-动-宾句式，

忽略了“把”字句宾语提前的特征。“把”字句谓语与宾语

的关系较为复杂，其语义成分配置是由进入谓语核心的

动词具有不同价决定［7］。聋生偏误句“（41）两个医生把姥

爷躺在床”应该选用二价动词（如“放”“抬”等），但误用一

价动词（“躺”），此类及物动词误用的偏误共6句，占动词

偏误的28.57%。

“把”字句宾语的“有定说”是指“把”字句中的宾语必

须是听话人可理解的、确定的事物，这是因为谓语是针对

“把”字宾语［8］，如果宾语不确定，就达不到交流的目的。

28.12%宾语偏误缺少必要的定语，如“（20）中国把【】物品

表5　“把”内部偏误类型及其分布表［n（%）］

一级偏误类型

句子成分偏误

语序偏误

词语偏误

合计

二级偏误类型

主语偏误

宾语偏误

述语偏误

补语偏误

小计

语序偏误小计

助词偏误

方位名词偏

动词偏误

介词偏误

其他

小计

243

手口均优

（字数24501）
5（15.63）
2（6.25）
1（3.13）
0（0.00）
8(25.00)
6(18.75)
14(43.75)
1(3.13)
2(6.25)
1(3.13)
0(0.00)

18(56.25)
32

口语优势

（字数82125）
5(7.14)

12(17.14)
8(11.43)
7(10.00)
32(45.71)
5(7.14)

11(15.71)
11(15.71)
7(10.00)
3(4.29)
1(1.43)

33(47.14)
70

手语优势

（字数118808）
10(11.91)
12(14.29)
10(11.91)
6(7.14)

38(45.24)
12(14.29)
16(19.05)
4(4.76)
7(8.33)
5(5.95)
2(2.38)

34(40.48)
84

手口一般

（字数21222）
0(0.00)
1(8.33)

4(33.33)
1(8.33)

6(50.00)
1(8.33)
1(8.33)
1(8.33)

2(16.67)
0(0.00)
1(8.33)

5(41.67)
12

手口均差

（字数16514）
8(20.00)
5(12.50)
2(5.00)

4(10.00)
19(47.50)
3(7.50)

9(22.50)
3(7.50)
3(7.50)
2(5.00)
1(2.50)

18(45.00)
40

注：比例为各语言类型聋生“把”字偏误数/各语言类型聋生“把”字句偏误总数×100%

372



Chinese Scientific Journal of Hearing and Speech Rehabilitation 基于语料库的聋生汉语句式研究

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科学杂志总第125期

转给任何国家用”，还有的缺少必要的指示代词。体现了

聋生并不了解“把”字句宾语有定性这一特点。“把”字句

谓语复杂性是指“把”字句谓语动词后常紧接其他成分［9］，

这是因为“把”字句表示通过动作使“把”的宾语发生变

化，所以“把”字句的谓语不能是简单动词［8］。“（28）妈妈把

棉签沾【】消毒液”这类补语残缺的偏误共18句，占句子成

分偏误的17.48%，且涵盖多种补语（结果补语、趋向补语、

动量补语、带介词补语）。可见，聋生对“把”字句谓语复

杂性认识不足具有普遍性。

此外，“把”字句语义关系复杂、下位句型较多，聋生

对其使用规则掌握不均衡。“把”字句的语义关系最有影

响力的是“处置说”和“致使说”。496句语料中，处置类语

料493句；致使类语料仅有3句，且均为偏误句。“把”字句

下位句型较多，高达 32种 ［10］。本语料库共产出 19种句

型，使用频次（最高 102 次，最低 1 次）和正确率（最高

61.76%，最低0%）差距极大。

3.4 对手语与汉语的差异认识不足是导致“把”字句

偏误的重要原因

聋生书面语的学习和使用受手语经验制约［11］。义务

教育阶段聋生，尤其是小学中低年级，同时学习汉语和手

语，对两种语言都不熟悉，更易受手语影响。

手语和汉语词汇并非一一对应可能产生偏误。汉语

中方位名词、助词、介词等在手语中不存在［12］，这几类词

语偏误比例较高，且手口均优和手语优势两类手语最好

的聋生词语偏误中助词偏误最高。汉语中 1个词语在手

语中可能具体为多种表达，如汉语中的“水”，在手中表达

为“杯子（里的水）、雨水、海水”等，聋生可能受手语影响

写出“（11）仇老师把杯子【】喝了”这种缺少宾语中心语的

句子。中国手语中有名动同形现象［14］，使聋生可能会写

出“（44）我把所有干活都担着”这类词性误用的句子。手

语之间的形似可能导致词语混用。聋生该用未用中“把”

误用为“拿”最多（5句/55.55%），不该用而用中“把”替代

“用”最多（11句/73.33%）。

手语和汉语语法差异可能产生偏误。汉语是一种听

觉语言，手语是一种视觉语言。“把”字句复杂谓语形态的

句子在手语中多用类标记结构表达。类标记结构由类标

记与位置、方向、运动及表情、体态等非手控成分结合构

成［13］。如汉语：“男孩把女孩撞到了”。手语：女孩+男孩+

（男孩类标记）撞（女孩类标记）+摔倒（女孩类标记）。

如受手语影响，容易导致以下语法偏误：①“把”字残

缺。自然手语不打“把”这个手势，可能产生更多的“把”

字残缺。聋生该用未用中“把”残缺偏误占比最高（51/

66.23%）。②句子成分残缺。手语的动词可与主语、宾语

及除动词外的所有成分结合［14］，如一个动作“撞”把主语、

宾语结合在一起，表达了“男孩撞女孩”的含义。汉语中

的诸多句子成分在手语中可能是由一个手势动作完成，

受手语影响，易产生较多句子成分残缺的偏误。聋生

“把”字句成分残缺（90/47.37%）的比例大于句子成分多

余（13/6.84%）。手语还可通过表情、位置、方向、姿势等

表达语法意义，在转写汉语时易被忽略。自然手语中的

主语常通过眼神注视和身体转动表达［12］，主语残缺在所

有句子成分残缺中的比例最高（13.68%），尤其缺少“我”

最多，占所有主语残缺的 65.38%。③语序偏误。通过对

不同语言类型聋生研究发现，手语越好语序偏误的比例

越高，可能受手语与汉语语序差异影响。一方面，手语语

序灵活，与汉语不同。如手语中有时为强调中心语的特

性，会将定语放到中心语后面［15］。另一方面，手语有同时

性的句法结构［16］，“男孩把女孩撞到了”这句汉语有 6个

词出现，而在手语中是一个动作同时完成，易导致较多的

语序问题。

4 建议

4.1 提供个性化的汉语学习环境与支持

聋生听力障碍与补偿情况、口语听说、手语运用能力

各不相同。根据聋生的个体差异，营造汉语学习环境、提

供专业支持，能够最大限度降低听力障碍带来的负面影

响。口语较好的聋生（手口均优、口语优势）可鼓励其在

日常生活环境中学习“把”字句，多读多写、积累词语，提

升语言能力。口语不够好的聋生（手口一般、手语优势、

手口均差）需要系统细致的教学。

4.2 针对句式特点与聋生习得难点开展系统教学

目前，我国聋校课程、教材、教法与汉语母语学生类

似，没有像第二语言，如国际中文专业的汉语语法课程。

本研究显示，聋生需要专业的汉语教学支持。“把”字句的

下位句型较多，应从使用频率高、学习难度小、需求大的

开始，循序渐进地开展教学。

4.3 针对手语和汉语的差异开展教学

当学习者逐渐认识到母语与汉语间的差异后，母语

的负影响会逐渐减弱［17］。手语汉语互译课程能使聋生具

备区分两种不同语言的能力，帮助其写出符合汉语语法

规则的句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聋校汉语教学的难题［18］。

要让聋生认识到手语类标记结构、非手控是手语语法特

殊的存在，在转写汉语时不可忽视；明白汉语和手语词

汇、语序并非一一对应。

（致谢：感谢学术顾问张宝林教授在语料库建设、语

法标注和论文撰写等方面给予的专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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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与免疫系统状态相关的健康问题。这一步骤对确定

患者是否适合进行手术及手术时是否需要采取特殊措施

至关重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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